
35少数民族文艺少数民族文艺责任编辑：明 江 黄尚恩 电话：（010）65389195
电子信箱：ssmzwyzk@vip.163.com

2015年12月4日 星期五

第12期（总第107期）

■声 音

■新视野

巴
山
歌
者

□
叶

梅

鄂西南的大山为秦岭与大巴山的汇合之处，生活在

当地的人都愿意称自己为巴人的后代，相传土家族的先

民也是由此而来。“下里巴人”一词缘于此地，语出战国时

宋玉的《对楚王问》：“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

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让巴山人骄傲的是，他们的

祖先显然早在春秋战国之前，就有了传唱而和者甚众的

歌谣。这一带一直被称为“歌舞之乡”，世居者能歌善舞，

有许多乡间奇人如刘三姐一样会唱无数的歌，“山歌好比

春江水”，“巴山云”，怎么也唱不完。还有的会讲故事、猜

谜语，一乡一村皆如此，上个世纪“三民集成”之时，即搜

集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谚语，让北京及武汉来的专

家们喜不自胜，将这些地方称作故事村、谜语村，而那些

民间的歌者则成了专家心目中的民间大师。

我在鄂西曾生活多年，每每眼前或耳边掠过“巴山”、

“三峡”、“清江”等地名时，就会有一种特别的亲切从心底

升起。不时会有一些朋友从那些地方来，我们一同回望

故乡，在这北方的城市里，喝一杯清茶，却是从巴山的云

雾之中采摘而来的，于是觉得，相隔并不遥远。就是在这

种情形下，我读到了诺源的《巴国神曲》。

这是一部长诗，诺源试图为土家族书写一部史诗，进

而言之，是一部浪漫主义的抒情叙事史诗。在他的《巴国

神曲》里，包含“远古之来兮”、“开疆之国兮”、“舞动之灵

兮”三部曲，共计 360诗章、5000多行。他的诗全部采用

西方商籁体，也就是十四行诗的形式。他非常喜欢莎士

比亚诗歌的风格，除了优美的抒情、高雅的诗性和思想的

凝练之外，还特别推崇其诗歌的节奏美。他认为，节奏是

诗的生命，节奏建立在诗歌本身依附的内容之上，一部诗歌的写作体裁，不仅

决定了情感、情绪、生命的节奏，也决定了诗的语调。那些宁静的词、精道的韵

脚，铺建起来的韵律，会与作者的精神状态紧密结合在一起，继而调动起读者

的情感。

诗歌是心灵的艺术，诺源想用这样一种他心仪的方式，表达对土家族民族历

史文化的诗意建构，让那些沉淀的历史素材生发出独特的美感，并着力开掘出深

厚的精神内涵。事实上，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根源及坚实而又丰富的精神文

化，就如同《巴国神曲》中所描述的土家族，从巴人到今天，其间有多少扑朔迷离、

蜿蜒曲折，又有多少生命的奇迹、传世的精神瑰宝？这些都是读者所期待的。

诺源是这位皮肤黝黑的年轻诗人的笔名，他是巴山利川人，17岁时便已经

写了厚厚的一沓诗歌，但是比较青涩。后来因为对生活有了真正的感悟，才有了

真正的诗，就如他常对人说起的一句话：“没有谁比文字更懂我，如同没有谁比孤

独更疼我。”因为生活的艰辛与家庭的挫折，他一直小心翼翼，拒绝别人走进内

心，而对文学的真诚和不放弃、不妥协成为支撑他人生的强大动力。多年来，他

务农经商、南下深圳打工闯荡，一直在追梦的路上跌跌撞撞，一直期待又同时坚

信，在远方，一定会有春暖花开。

《巴国神曲》让他熬过一个个漫漫长夜，守着一盏灯火一支香烟，呕心沥血，

煞费苦心，在这个人们痛感历史传统、人文精神被弱化的时代，他将生活的感悟、

梦想的追求，与对历史文化的认知理解结合起来，让它们化作了诗行，化作了一

个鲜活的民族的生命形象。据说，他的另一部长诗《楚魂》已经截稿，还将写作又

一部长诗《巫歌》，从而形成一个关乎巴山民族的史诗体系。如此宏大的创作规

划，浸透了他的心血与梦想，如他的诗句：“对故土的爱/是那样的深/就像流星在
宇宙颠沛的步履/把自己/碾成一道时间的印痕/刻下一首/淋漓尽致的进行
曲……”他又说，接下来的路还很长，而他将义无反顾。就像海子在《以梦为马》

里写道：“万人都要将火熄灭/我一人独将此火高高举起/此火为大，开花落英于
神圣的祖国/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我借此火得度一生的茫茫黑夜。”

说实话，我不是诗人，起初诺源让我为他的《巴国神曲》作序，我觉得似为不

妥。但诺源对于文学的虔诚、勤奋与坚韧，让我十分感动，还有，他对女儿的爱。

他曾用写诗的手，也是谋生的手，笨拙地学会了为女儿梳头，为她扎一个快乐的

小发辫。年幼的女儿曾问他：“爸爸，我们是不是叫相依为命？”那一刻，诗人内心

的波动不亚于一片海洋。我想，这样的真情不能没有诗，而巍巍大巴山，因为有

了一代代诺源这样的歌者，才使得古时的下里巴人唱到了今天。

日前，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文学论

坛暨“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达斡尔

族卷、鄂温克族卷、鄂伦春族卷的首发式在京召

开。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白庚胜、中国社科院民族

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朝克、内蒙古作协主席特·官

布扎布、内蒙古作协秘书长锡林巴特尔，以及40

多位专家学者、作家代表参加活动。与会人员对这

三卷“文学作品选集”的发行在推进少数民族文学

发展方面的积极意义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少数民族

作家代表畅谈了自己独特的创作经验和对本民族文

学未来的展望。

白庚胜谈到，这次出版的“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

文学作品选集”的达斡尔族卷、鄂温克族卷、鄂伦春

族卷，是中国作家协会推出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发展工程”的一部分。这是对新时期我国少数民族

文学成果的梳理与检阅，是我国少数民族发展的大

事，也是中国当代文坛的盛事。本次入选的作品，

是1976年至2011年在国内公开出版发表的中短篇

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和短诗等门类的佳作。长篇

小说、长篇诗歌和长篇报告文学则暂列存目，适时

另行选编出版。

朝克认为，这三卷“文学作品选集”的推出，呈现

了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崭新的文学创作面

貌，为民族文学研究事业注入了强劲活力，具有很强

的政治意义和文化意义。

据了解，“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

总共55种，是2012年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

会议之后中国作家协会推出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发展工程”中的一个宏大项目。如今达斡尔族、鄂温

克族、鄂伦春族散居在全国各地的人口已经不少，但

习惯上还是被称为内蒙古“三少”民族，因此，达斡尔

族卷、鄂温克族卷、鄂伦春族卷这三卷选集均是由内

蒙古作协牵头组织编辑。受特·官布扎布及锡林巴特

尔委托，三卷选集分别由吴刚、刘大先和姚广编选，今

年陆续出版。

此次论坛请来了这三个人口较少民族散居于内

蒙古、北京、黑龙江、甘肃、辽宁等地的30多位作家

和学者，希望在对话中能够对以下问题有所回应：某

个边地人口较少少数民族的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版

图中究竟体现了什么样的特色、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能够为整体文学提供什么样的养料？达斡尔族总人

口只有13万多人，鄂温克族只有3万余人，而鄂伦春

族仅仅8千多人，但人数的多寡与文化的厚薄并无必

然关系，正如经济的发达与否与道德修养的高低也

没有因果链条，“三少”民族文学的创作实绩证明了

这一点。这些有着悠久口头文学传统的族群，一直

没有书面文学，但是一旦开始了当代文学的历程，

就迸发出惊人的能量，它们的作家用汉语、蒙语迅

速创造了一系列精彩的篇什，并且产生了具有全国

性乃至国际影响力的人物，如李陀、乌热尔图等人。

李陀当然从来没有声称自己是达斡尔族作家，任何

一个写作者都不会将自己局限在某个族群的狭隘范

围之内，但这并不妨碍达斡尔族文学史将其列为重

要的一员。

比较文学学者帕斯卡尔·卡萨诺瓦曾说：“这是

一个被心照不宣的力量支配的空间，但是它将决定

在世界上到处被写出来并到处流传的文本形式；一

个有中心的世界，它将会构建它的首都、外省、边

疆。”也就是说，文学有种隐约含糊却又坚实存在的

“标准”。用时间做比喻来说，原先各个地方、不同民

族其实都有着自己的认知，但是一旦“格林尼治子午

线”成了现代时间的标准线，无远弗届的亚非拉美等

地方都要以这个欧洲中心规定的刻度为准绳了。文

学也有自己的格林尼治线，对于后发的现代中国文

学来说更是如此。我们如今的文学很多时候是以巴

黎、伦敦、纽约、斯德哥尔摩为衡量尺度的，如果某

个文学不与这些文学世界的“中心”保持一致，往往

会被无视，或者被认为是不合格的残次品。而在中

国文学内部，文学的中心常被认为是北京、上海、南

京这样的先发地区，虽然文学中心与政治、经济中

心并不必然保持一致，但是先发优势通过文学机构、

评价机制、传媒与刊物等，还是确立了这样的文学权

力格局。这样一来，少数民族、边地的文学便在这种

格局中处于劣势位置，它们常常天然地被打上“局部

的、不具备通约性的”烙印，必须要超越于具体族群的

边界，才有可能获得更广泛的影响。因而，如果某个声

名已经超出于其族群之外的作家被称为“某族作家”，

他往往会感到不满。

这个问题背后有着深刻的“文明等级”的误解和

逻辑层次不明的错觉，即我们的评价和自我评价实

际上都被“文学格林尼治”左右了——如果按照这种

观点，“三少”民族文学在文学共和国中属于“边疆”。

但我们需要注意到，文学总是从个体出发的，它必须

有着坚实的落脚点，才不至于蹈空而言，它的普遍性

总是根植于这种具体性之中。对于少数民族文学而

言，我认为其最好的状态是我在“鄂温克卷”后记中

所说的“小民族大胸怀，小文章大关怀，小叙事大境

界”。有了这样的认识，小民族文学完全可以用自己

的方式发言，一个小民族作家同样也可以是一个世界

级作家，就像柯尔克孜人艾特玛托夫、有着毛里求斯

血统的勒克莱齐奥，或者特尼立达和多巴哥的印度后

裔奈保尔。

“鄂温克卷”中选了乌热尔图、乌云达赉、涂志

勇、杜梅、安娜、涂克冬·庆胜、阿日坤、道日娜、敖蓉、

德纯燕、德柯丽等人的作品。“达斡尔卷”选了萨娜、

孟晖、阿凤、苏华、苏莉、晶达、傲蕾伊敏、赵国安、安

晓霞等人的作品。“鄂伦春卷”选了敖长福、阿代秀、

空特乐、敖荣凤、孟代红、刘晓春、刘晓红等人的作

品。他们的水平自然参差不齐，有的人的写作如果从

“文学格林尼治”的标准来看，可能并不出众，但是问

题恰恰在于“文学格林尼治”的“文学性”经过30年

来的各种思潮与试验，已经到了需要反思的时候了。

文学从来就不仅仅是审美的体验、娱乐的消遣，它也

是教育和认识的途径、自我表达和张扬精神的渠道，

更是凝聚族群、振奋精神的工具，换句话说，它可能

是一种生活方式。“三少”民族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到

小民族的日常状态，他们所关心的事物、心里想要表

达的欲望以及情感诉求的倾向，内蕴丰厚的文化传

统及对这种传统的自豪与珍重。我们读这样的作品，

只要不带着惯有的审美惰性和思想偏见，都能从哪

怕最简陋的文字中汲取到不可忽略的灵魂，就好像

从表面充满杂质的原石中发现珍贵的白玉。

从文学史上所谓的“新时期”以来，“三少”民族

文学第一波浪潮直到当下，现代性中的内在冲突与

裂变就是个经久不衰的主题，它以两种形式被表述

出来：在历时层面是传统与现代、不同代际之间的矛

盾；在横向层面是族内共同体与外来者、地方性与全

球性的扞格。这些作品往往在清新刚健中蕴含深沉

广阔的思索。直到新世纪以来，这种现代性的失落依

然是挥之不去的主题，只不过它更增添了一种挽歌

式的怀旧色彩和忧郁笔调。商业化和市场化的强势

进入，造成了执拗性的退守形态，使得越来越多的

“三少”民族作家投入到对本民族文化特色的强调之

中，这在整个中国多民族文学中都是值得注意的普

遍现象，因为差异性才是应对全球通约性的资本和

基点。但这无疑使得写作主题狭窄化和单一化了，文

化寻根和认同的强势造成了更多可能性的压抑，让

那些更富自我更新、自强不息的主题被掩盖。因为即

便是边缘、边远、边境的少数民族，也都不是自外于

主体、主流、主导性的文化与话语之外的，它的命运

总是交织着大时代的变革。所有的忧伤与欢欣、哀愁

与希冀、失落与梦想、迷惘与探索都是整个中华民族

现代命运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一切的文学活动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们既

是“三少”民族文学，也是中国文学，更是世界文学，

回响的是时代的跫音，只不过是在“文学格林尼治”

之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需要进行双重反思，

首先是反思我们的文学话语是不是出了问题。少数

民族文学与文化容易处于被忽视的状态，尽管党和

政府一直不遗余力地进行扶持，但是因为长久以来

的文化惯习和“文明等级”潜移默化的影响，它始终

处于一种尴尬的位置。其实，这并不是因为少数民

族作家创作上的问题，而是在由“文学格林尼治”影

响下的既定教育系统中培育出来的批评者缺少知

识储备和同情性的关怀。少数民族题材也往往缺乏

商业性的价值，无法在市场上获得广泛的关注，所

以它们难以赢得主流批评者、研究者的梳理与阐发，

也很难作为一种国家性的文学知识进入到主流文学

体系之中。然而，各个民族几乎都有自己足以自豪的

文化经典，也产生了一些少数民族的知名和新锐作

家。正是这些多民族作家的文学书写，反映了中国文

化生态的多样性和中国文学生动的现场。

另一方面，“三少”民族作家也需要进行自我反

思，应当意识到自我族群文化固然有着难以替代的

价值，但“无穷远方的无数人们”都是与我有关的。在

回首往事、瞻望历史和关注现实、贴近生活的同时，

文学书写要更多发挥想象、着眼未来，主动将自己个

体及族群文化遗产融入更广阔的语境中进行思考。

如果只是聚焦于本民族的小视野，而不关注他者的

文化、总体性的社会变迁，则很容易落入“你不关心

别人、别人也不关心你”的陷阱。

概而言之，在“文学格林尼治”之外的“三少”民

族文学，构成了“中国精神”的一部分，讲述了一种不

太为人所知的“中国故事”。它们通过对人物、风景、

住所、仪式、饮食、服饰、习俗、信仰、禁忌等的描写与

刻画，不仅绘声绘色地提供了让人身临其境的代入

感，也是对于本族群文化的传播，保存了丰富的历史

与情感信息，对他人起到了认知和教育的功能，增加

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内容组成和多样元素。正如鄂伦

春族卷副主编姚广所说，鄂伦春人长期生活在森林

之中，在长期狩猎、采集等生产生活中，创造了自己

独特的民族文化，产生了许多鄂伦春族民间文学创

作。在鄂伦春族作家笔下，可以感受到他们对大自然

的无比热爱、对传统狩猎文化的无限眷恋、对森林生

态命运的担忧，还有对民族文化传承的忧思。达斡尔

族卷副主编吴刚也谈到，达斡尔族作家汉文创作虽

不足百家，但文学体裁丰富多样，小说、诗歌、散文、

报告文学、戏剧、影视、评论等等，都取得了丰硕成

果。其中，尤以小说创作成绩最大。达斡尔族虽没有

文字，但一直想尽办法保护着自己的文化。他们用达

斡尔拼音文字创作乌钦，有的作家还用蒙文或其他

民族文字创作文学作品。

不过，其中也存在着向族群共同体文化退缩的

危机，而在我们这样的时代，需要主动走出文化的封

闭圈，在关注本民族社会、生活、文化的同时，也努力

在继承中有扬弃和超越，在一己的命运沉浮、悲欢离

合中把握时代脉搏，脚踏草原大地，瞻望前行之路，

毕竟每个人都与民族命运相连，那些素昧平生、从未

谋面的各民族同胞其实都在经历相似的命运。

人口较少少数民族文学的大意义人口较少少数民族文学的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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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民族歌舞团年度大戏——大型原创舞剧《仓央嘉措》将于12

月27日至29日在民族剧院首演。

《仓央嘉措》是该团建团60余年来创作的首部舞剧，讲述了仓央嘉

措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故事。在这部舞剧中，包含了多彩的藏族舞蹈、优

美的藏族音乐和独特的藏族民俗场面，塑造了仓央嘉措这位青年僧人

的内心以及他身后灿烂而辉煌的民族文化。

该剧邀请藏族学者、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丹珠昂奔为编剧，

国家一级导演丁伟带领一个年轻而充满朝气的编导团队，与国家一级

作曲家李沧桑、舞台服装设计师麦肯等艺术家联袂制作。

舞剧《仓央嘉措》的剧组组建于2014年冬末。初春时节，剧组创

作人员就开始了赴青海、西藏、甘南藏区一次又一次地深入生活，

了解藏族同胞及僧人生活，学习并积累了大量的艺术和文化素材，

同时还向多位藏族专家学者学习，用真诚而崇敬的态度，感悟仓央

嘉措的心灵，翻越创作道路上的雪山。此次舞剧《仓央嘉措》中青

年仓央嘉措的扮演者是解放军艺术学院舞蹈系2012级大四在校学生

黄琛迪，这位从来没去过西藏的大男孩随导演组一起去甘南采风体

验生活。剧组采风结束，他自己主动剃了头，提出要在寺庙里留下

来更进一步体验生活。他说：“就在那个时候，一切从里到外都发生

了变化。”

据了解，《仓央嘉措》以独特的创作思路、浓郁的人文情感和强大

的编创队伍，获得2015年度国家艺术基金的资助。国家艺术基金是由

国务院批准设立的旨在推进我国艺术事业繁荣发展的公益型基金。

目前舞剧已进入紧张合成排练阶段，丁伟说，作为中央民族歌舞

团首部舞剧，选择《仓央嘉措》这个题材经过了众多专家的多次深入讨

论。从人物的艺术表现力来讲，仓央嘉措内心的矛盾冲突让人着迷。

在西藏的艺术史上，仓央嘉措的作品产生了无可比拟的影响。通过这

部舞剧，可以让更多的人对西藏的宗教艺术有进一步了解。丁伟还谈

到，在寻找题材的过程中，少数民族同胞朴实的真情让艺术家们深有

感触，因此这部舞剧也集中在体现仓央嘉措的乡情、亲情和爱情这三

方面。 （明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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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诗歌与大众的关系，很多诗人会说，我不在

意诗歌读者的多寡，我的诗歌是写给“无限的少数

人”的。这种说法的确精妙，而且有点天衣无缝的感

觉。但从实际来看，如果一个人的诗歌受到极大欢

迎，他内心的喜悦也是无以言表的。创作诗歌，目的

就是为了交流，能与更多的读者朋友交心，何乐而不

为呢？

因此，诗歌如何走进大众也成为常谈常新的话

题。我们会很自然地想到新媒体对诗歌传播的影

响。比如，余秀华的作品通过微信、微博的分享，抵

达亿万读者的面前。但在这么大的点击量面前，我

想到，有多少人是真正点进去，一首一首地把她的作

品读下去呢？在新媒体环境中，我们习惯快速地浏

览，聚焦于信息、话题，对作品可能缺乏耐心阅读。

因此，对于很多人来说，微信、微博成了获取信息的

途径，但深入的阅读还得回到书本之中。

这一点，也是我们在网络时代坚信书籍不会消

亡的理由之一。哲学家迈克尔·海姆说过一个非常

有意思的观点：“书籍会给人带来一种与众不同的出

神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注意力高度集中，内在的暗

示感受性也得以提升。由于书本，我们可以通过沉

思冥想中的全神贯注和稳定符号的持续暗示抵达心

灵深处。”这是一种进入“神与物游”状态的阅读，会

让我们进入遐想、沉思之中。然而，这种审美的阅

读，需要读者具有极高的自觉性，因为它是完全由读

者掌控的接受行为。

其实，诗歌走进大众的途径很多，比如诗歌借助

电影走红、诗歌变成各类广告标语得以传播等。但

在这些实践中，诗歌失去了主体的地位，成为了某些

“目的”的工具。我们更乐意看到这样的一种传播方

式：它以诗歌为主体，能够把读者拉进一个“阅读场”

之中，耐心地去阅读每一行诗句。比如深圳“第一朗

读者”活动所进行的尝试。

“第一朗读者”是由深圳市戏剧家协会主席、诗

人从容倡导的一项公益诗歌活动，它将诗歌、戏剧、

音乐等多种艺术元素集合于开放式沙龙，以朗读的

听觉和立体的视觉等形式，让诗歌走向公众，让广大

市民听见诗歌、看见诗歌、热爱诗歌。从2012年至

今，它以每月两期的密度推出，每期设定一个主题，

让两位诗人围绕主题选取作品参与沙龙。在活动

中，有主题诗人原汁原味的朗诵，有音乐家将诗人的

作品改编为音乐作品，以恢复“唱诗”和“歌诗”的传

统，还有实验剧团对于所选诗歌作品的诠释性主题

演出……诗、乐、舞在这里融合为一。此外，还有诗

人的创作自述、学术主持的专业点评、观众的积极提

问等，主办方还为主题诗人颁奖，以鼓励他们在创作

上所取得的成就。在活动中，诗人诗作成为了焦点，

得到了极大的尊重。而读者一旦进入这样的氛围之

中，会被迫去“细读”每一句从朗诵者口中传出同时

在背板上显示出来的诗句。沙龙也因此构成了一个

特殊的阅读场，它把诗歌从静止的文字变为手舞足

蹈的生灵。

有人将诗歌分为“适合广场朗诵的诗”和“适合

室内朗诵的诗”，并认为后者与书店、咖啡馆、酒吧等

场所有着“气质上的一致性”。诗人于坚就认为，书

店、咖啡馆、酒吧是朗诵现代诗歌的很好场所，它可

以在空间上将新诗“被遮蔽着的场”释放出来。“这些

场所里可以悬挂电子屏幕，诗歌的文字不会损失，音

响则使声音得到保证，诗人可以和乐队合作，诗人像

布鲁斯的歌手那样成为念诗仪式中的主角，而每首

诗都可以创造一次性的演绎方式。”

因此，诗歌的这一传播方式得到了诗人们的积

极参与。目前，除了“第一朗读者”，类似的活动还有

上海的“诗歌来到美术馆”、杭州的“舒羽咖啡馆系列

诗歌活动”等。期盼更多城市举办这样系列性的活

动，拓展新诗传播的空间，丰富城市的文化内涵。

诗歌如何更好地走进大众诗歌如何更好地走进大众
□□黄逸榕黄逸榕（（壮族壮族））

诗人阿翔在“第一朗读者”活动中朗诵诗歌


